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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秋寒催得霜叶红，五彩斑斓
映朝晖”，这是在金秋对枫叶的真
实写照。今天，我们怀着对秋的
思，对枫的念，来到金川这美丽的
地方，品鉴秋之静美，枫之多彩。

一叶知秋，枫叶红了，漫山红
遍，层林尽染。这温纯的枫的颜
色如霞，醉了红尘，横空铺笺写下
一季的感动；如绸，波动了心情，
砚墨命笔描绘了一世的沉浮；如
火，燃烧了欲望，伫立凝思破碎了
一树的清梦。一缕阳光如水，清
澈了小径旁的枫。踩在落叶铺垫
的路上，倾听落叶伴随脚步细碎
的“沙沙”声，欣赏着枫叶随风而
舞的曼妙身姿；我惬意极了，感受
着大自然神奇不可抗拒的力量。

枫叶之美，还在于其不同之
处。寒秋时节，秋霜肃杀，满目苍
凉。别的树叶随秋枯落，而它偏
偏在这个时候红得似火，红得鲜
艳。饱经风霜的磨砺，装点秋景
瑰丽，将人们仿佛又带回了繁花

似锦的春天。“霜叶红于二月花”，
那是一份不需任何点缀的洒脱和
不在意俗世繁华的孤傲。

喜欢红，喜欢自然里的红，更
喜欢原始和唯美有诗一样的红，
不喜欢那些花朵的妖艳，更不喜
欢那些人为复制的红。红叶，秋
的旋律，那一片片的飞红，独领秋
的风骚，大饱人们的眼福，点燃秋
天的激情。红叶，我爱你，爱你的
的情似火烈，爱你的热情奔放，我
的心醉了。

红叶迎来了秋天，秋天送走
了红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恋
叶情节在心中滋长，它像一件昂
贵精美的艺术品，夹在书页里，藏
在我心里。

枫叶寄托了我对美好事物向
往的淡淡情怀，它傲立于清霜冷
雾中，展示风采之韵与简约之
美。听说：“在枫叶落下之前就接
住枫叶的人就会得到幸运。而亲
眼目睹成千上百枫叶落下的人可

以在心底许下一个心愿，在将来
的某一天就会悄悄实现。如果能
和心爱的人一起看到枫叶飘落，
就可以永远不分开了”。于是，我
伸出双手去迎接那一片一片潇潇
洒洒飘落的枫叶；目不转睛看它
们随风而舞，只是为了默默许下
的心愿能够实现。那就是：在红
尘之中，找回不小心弄丢的爱。
我追求着醉人的情怀和平淡的挚
爱，寻觅着生命的热烈与忘我的
超然。

我们每个人都是尘世间的一
朵美丽的花，只有懂得你的人才
会为你驻足。所以每个来到你身
边的人都是上天赐给你的缘份，
无论这缘份是深是浅，只要是曾
经为你或者为你的文字来过的人
就是相遇，就是缘，没有好与坏，没
有对与错。让我牵你的手，与你一
路而行，且吟且远且珍惜……

我愿化作一片枫叶，在秋天
里引吭高歌，在秋天里激情燃烧。

枫叶红了
邓连芳

转眼间，时光的脚步已走进
了深秋。这个时节，是多彩而美
丽的。

秋风、秋雨、秋日，皆为扮靓
秋色增墨添彩。风，阵阵袭来，夏
季本有的那种浓郁的绿渐渐暗淡
下去，片片识秋的树叶，或黄或
绿，被风一吹就翩然而下，蝴蝶般
地离开自己原以寄居之所。

秋雨是独特的，缠绵时细雨
如丝，若伴风而来，蝉鸣虎啸地折
腾一阵，每一场雨都沥尽秋的凉
意。秋日升高，在它周围漂浮棉
絮般的云，在无云或薄云处涌出
一片湛蓝，那种蓝是高远的蓝，广
阔的蓝。

秋天有一种其他季节不可拥
有的殷实和厚重，“立秋十八天，
寸草都结籽”，这时，漫步于秋天
的原野，徜徉于山间小路，会感觉
秋天是丰腴的、香甜的、赋予鲜艳
色彩的。

最令人陶醉的莫过于金灿灿
的稻田，白露后的稻田不再是夏
季里葱郁的绿，碧波万顷的绿，那
种绿翠色欲滴，有生机有活力。

而今的稻田稻穗沉淀、丰盈饱满，
有成熟的含蓄、老成、豁达和稳
重。阳光下金灿灿耀你的眼。一
阵风拂过，一阵阵金涛涌向远方，
涌在明媚的阳光里，也涌在自己
的心目中。

秋是香甜的，快乐的。果园
里苹果悬挂在枝头，红绿相间，芬
芳四溢，果园的老板员工，前来采
摘的游客，把烂漫的笑脸爽朗的
笑声尽留果园中。

山峦的色彩也被多彩的颜色
点缀，不再是满眸单调的绿、早已
习以为常的绿，枫叶和柞树叶最
先换上黄衣、红衣，再过几日山色
渐变五花山，一种热烈，富有激情
的山色绚烂了你的心境。

秋本身予以成熟，是年轻人
阅历的成熟和认知的成熟，也是
老人从风雨中经历过的成熟。

秋天不再是花的烂漫和芬
芳，而是生活中的丰腴，季节的丰
腴，认知和收获的丰腴，它拥有其
他季节没有的殷实和厚重。秋，
让我读懂生活、看到生活、热爱生
活、拥抱生活。

醉美金秋
于平

北京城的地铁站台，喧嚣永远
是常态，然而那幅长卷画作《长白山
下我的家》，仍然会让许多人瞬间停
下脚步，凝神静息，驻足观看。初见
吴长逯先生笔下的雄浑长白山，我
便觉那纸页间不是墨色的堆砌，而
是将长白山魂硬生生拉到人们眼
前，那银雪覆岭，群峰直刺天穹；那
林海如涛，连绵浩瀚翻涌；那银瀑飞
流，万古奔流不息，这一切，把长白
山的雄浑苍茫还原得那般生动，甚
至让人感觉身边的风都涌起长白山
的凛冽。

那一刻，我突生共鸣。吴长逯
先生的画，画的是长白山的四季气
象，更是长白山的生命气息。他就
像是长白山的老友，把每一帧光景
都酿成了画里的诗。从京城地铁的

《艺脉传承》巡展，到“我和我的祖
国”书画展，从《长白山下有家家》到

《关东头场雪》《吉林传说》，他的“长
白魂”系列佳作一次次地将长白山
的故事带向更远的地方，让未到长
白山的人心生向往，让曾见过长白
山的人如入旧梦之中。

一山融四季，一画尽春秋。共
鸣，来自真实的感受。

昔年，我曾与江南学者、江苏省
国画院著名书法家陆衡先生登临长
白山，追寻上世纪傅抱石等名家先
辈的采风遗迹，亲身感受到长白山

“一山融四季”的奇妙体验。我们在
敦化歇脚，还见市民着短衣短裙，登
至山顶却已是冬衣踏雪。惊叹中，
陆衡先生赋诗“才见城中罗袖薄，便
登长白雪山行”，寥寥十四字，已将
长白山“一日历四季”的奇幻刻画得
妙趣横生。而今，在吴长逯先生笔
下，呈现给人的已不止“一山融四
季”包容雄浑，更有“一画尽春秋”的
壮阔与厚重。

我感觉，画里的初春长白山，总
带着点怯生生的温柔。

微风该是从天池冰面掠过的，

还裹着残冬的凉意，却已悄悄吹化
山间积雪。雪水顺着岩石的缝隙汩
汩流淌，在枯草根部积成一汪一汪
浅蓝，那是春天的第一缕生机。他
笔下的“冰凌花”不是浓艳的红，是
带着雪霜的粉白，星星点点缀在尚
未完全消融的雪堆旁，像刚睡醒的
精灵，探着脑袋打量这个世界。还
有小草，也不是盛夏的浓绿，是嫩得
能掐出水的浅碧，从黑褐色的腐殖
土里钻出来，细细的茎秆顶着几片
新叶，在微风里轻轻晃——那是长
白山刚睁开眼的模样，带着惺忪的
睡意，却满是向上的劲儿。

到了盛夏，画里的长白山就活
了。

草木是泼洒开的绿，从山脚的
针阔混交林，到山腰的岳桦林，再到
近山顶的高山苔原，一层叠着一层，
深绿、浅绿、黄绿，揉在一起却不杂
乱。溪水该是藏在林间的，他不画
整条溪流，只画溪岸碎石上凝着的
水汽，画溪边岳桦的枝干斜着探向
水面，连叶子上的露珠都像能滴下
来。最妙的是雾——他以淡墨晕
染，不似厚重的白，反倒带着点蓝的
灰，缠在山尖上，绕在树林间，把远
处的峰峦遮得只剩个模糊的轮廓。
站在画前，仿佛能听见林间的鸟鸣，

能闻见松针的清香，连风都带着湿
润的凉意——这该是长白山最热闹
的时节，却因这层雾，添了几分说不
尽的神秘。

中秋的长白山，是画里最清亮
的一笔。

天该是澄澈透亮的蓝，没有一
丝云絮，像被水洗过似的，衬得山上
的树成了五彩的锦缎。红的是枫、
黄的是桦、橙的是槭，墨绿的云杉还
穿插其间，远远望去，山就像披了件
花衣裳。最打眼的是天池，他把天
池的蓝画得极纯，不是大海的深蓝，
是透亮的碧蓝，像一块被精心打磨
过的宝石，嵌在群山之间。没有雾，
没有风，天池的水面平得像镜子，将
天上的蓝、岸边的彩尽数映在其中，
连远处的火山口都看得清清楚楚
——那是长白山最坦诚的模样，把
所有的美都滩涂在阳光下。

冬天的长白山，又换了副模样。
他以浓墨绘就的松树，枝桠上

积满了雪，像披了件白斗篷，立在白
茫茫的雪地里，透着股倔强的劲
儿。雪落得厚重，覆在山顶、掩在林
间，连溪水上都结了冰，冰面下还能
看见细碎的气泡，像是冬天的呼
吸。没有太多颜色，只有墨的黑、雪
的白，偶尔有几点红，那或许是山间
的红松果，或许是巡山人的棉袄，在
一片素白里格外显眼。画里的风似
要从画中吹出来，将山上的雪吹得
打旋，把树枝吹得微微弯曲，却让人
不觉得冷，只觉得清净——那是长
白山最安静的时节，所有的热闹都
藏进了雪下，等着来年的春天再醒
过来。

看他的画，就像走了一趟长白
山的四季，从初春的微凉到盛夏的
湿润，从中秋的清亮到隆冬的清净，
每一笔都带着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原来长白山的美，不只在眸子里，更
是在这样的画里，凝固在无垠的雄
浑壮美之中。

曹保明《最后的渔猎部落》早已超越
了一本书的范畴，它是一面映照古今的明
镜，一盏为濒危文明引路的灯塔。它静静
地告诉我们：真正的文化，不是封存于历
史的标本，而是流淌于当下的生命。

它启示我们，抢救与保护，是聆听并
记录文明的心跳。

在全球化与同质化的浪潮中，这部著
作以文字为网，打捞起即将沉入时间冰河
的渔猎史诗。它抢救的，不仅是“祭湖醒
网”的仪轨、“猎杀不绝”的智慧，更是一个
部落与自然共生的灵魂。它证明了，最高
级别的保护，是为活态文明建立一份“生
命档案”，让后人在任何时代，都能触摸到
其温热的脉搏。

它启示我们，传承与创新，是赋予古
老基因以当代生命。

这本书所记录的传统，并未止步于书
页。《冰湖腾鱼》的成功，正是其文化基因
在当代舞台的“创造性破茧”。它完美诠
释了：传承，不是复刻旧时光，而是让古老
的种子在新时代的土壤中开花结果。文
化产业的生命力，正源于这种对传统文化
基因的解码、转译与再表达。

它昭示我们，活态流变，是文化不灭
的根本法则。

《最后的渔猎部落》的核心价值在于
“活态”。它不是将文化送入博物馆的玻
璃展柜，而是展示了如何让它在原生的土
壤中继续生长——让渔把头的号子依然
在真实的冰湖上响起，同时又能在艺术的殿堂里回响。这种“生
产性保护”与“创新性发展”的融合，让文化成为一条奔腾不息的
河流，而非一潭止水。

最终，它树立了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范式：从“资源”到“IP”
的升华。

这本书及其衍生现象，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一个经典范
式：深入挖掘独特的文化根脉（资源）→ 进行学术梳理与价值提炼
（建档）→ 通过艺术形式实现现代转译（创新）→ 最终形成具有广
泛影响力的文化品牌（IP）。这个过程，让查干湖从一片地理水
域，升华为一个充满故事与魅力的文化符号，实现了社会效益与
经济效益的统一。

《最后的渔猎部落》因而是一部行动的哲学。它启示我们，最
好的文化保护是发展，最有力的文化创新是回归。它为所有濒危
的、独特的文明展示了一条可循的路径：唯有成为活着的、被需要
的、能与时代对话的文明，才能真正地走向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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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啸林海雪映山
——观吴长逯长白山系列画作有感

李景辉


